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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小说魔幻叙事中的
“异境”想象与建构

曾 利 君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在中国新时期小说的魔幻叙事中,作家常常通过异境的想象与建构来达成魔幻,较为常见的异

境有乌托邦异境和超现实异境等.新时期作家吸纳中外文学养料来想象与建构异境,借异境反衬社会现实,
表达悲悯情怀,对现实、人性展开反思批判,通过种种艺术手段渲染异境的奇异性和神秘性.其异境想象与建

构的超越性和创新性则表现在:摆脱了宗教叙事和伦理教化的目的,也消解了中外文学传统中“阴间”“地狱”
描写的恐怖感.从艺术表达上看,有关异境的想象与建构将现实与非现实时空统一在小说的叙述中,使小说

的艺术表达更具张力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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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称“新时期小说”,指“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小说.在１９８０年代以来中国新时期小说的魔

幻叙事中,作家常常通过异境的想象与建构来达成魔幻,这里所说的“异境”并不是指异国、异邦或

远离社会中心的“边地”,而是指虚拟的幻境及超越现实世界、不为常人所知的空间区域.“异境”一
词取自韩愈«桃源图»,诗中提到世人根据«桃花源记»绘图作诗时说:“文工画妙各臻极,异境恍惚移

于斯.”[１]本文讨论的对象也包括桃花源那样的“异境”.与“异境”相近的词还有“异界”或“异度空

间”及“另类世界”等,在近年来的玄幻小说、穿越小说、架空小说中,往往存在着区别于现实空间的

“异界”,包括科幻星际、平行世界、灵异世界等,本文讨论的阴间、地狱等“异境”虽然也属于“异界”
范畴,但为了与玄幻小说等区别,本文使用“异境”一词.新时期小说魔幻叙事中的异境建构与想

象,既源自人类的共性,也是中外文学异境想象影响的产物,正如有论者说:“对遥远异方的想象与

神往,是世界各个民族的‘通性’”,“人们把遥远的世界想象成天堂或者地狱:那既可以是寄托着美

好理想的乌托邦或‘桃花源’,也可能是充满凶险与罪恶的恐惧之乡”[２].莫言的«生死疲劳»«战友

重逢»,余华的«第七天»,贾平凹的«太白山记阿离»«高老庄»,阎连科的«天宫图»«行色匆忙»,范
稳的«水乳大地»«悲悯大地»,郑万隆的«地穴»等,都堪称“异境”建构的典型文本,其异境描写或者

是整部小说的核心,或者是情节建构的重要环节,在作品主题表达、人物刻画及魔幻氛围营造等方

面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小说中的异境建构与想象,既体现了一定的文学传统与思想深度,也表现了

一定的艺术难度和艺术效果,在魔幻叙事上形成了某种群体性倾向,值得深入探讨.

一、魔幻叙事“异境”想象的类型、蕴涵及其文学渊源

在具有魔幻叙事特征的新时期小说中,最常见的异境有两类:一是乌托邦幻境;一是超现实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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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如阴间/冥界等.
(一)乌托邦幻境

“乌托邦”是完美理想世界的代名词,它是一个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上的“更好的”地方(本文中的

“乌托邦”指“正面乌托邦”,而非“反面乌托邦”或“被严重污染、充满邪恶而又濒临灭绝”[３]的“恶托

邦”).卡尔曼海姆说:“所谓乌托邦,就是指一种超越现实并改变现实的理想与愿望.”[４]乌托邦

似的异境作为一种文学形象存在于中外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作品中,如中国古代的“不死之山”
“君子国”“蓬莱仙岛”“桃花源”等,西方文学中的“乌有乡”“黄金国”等.在古人那里,由于时空交通

等限制,异境总是负载着人们的种种神奇想象,成为令人神往之地.无论中国古代«山海经»«神异

经»«十洲记»«桃花源记»,还是西方文学中阿里斯托芬的«鸟»、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托马斯莫尔

的«乌托邦»、伏尔泰的«老实人»等等,“乌托邦文学通过想象力勾勒一个近乎完美的社会图景”[５],
就传统乌托邦文学而言,“乌托邦代表着人类进步的最完美状态和完满性”[６],这些对理想世界的描

绘与想象让人们看到,自古以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都不曾改变.
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虽然可望而不可即,却始终给人以希望与梦想,人类对乌托邦世界的想象与描

绘蕴含着改变现状的心理愿望,折射出人类追求幸福的共性.

８０年代以来,不少作家描绘了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异境世界,典型的有阿来的«空山»与范稳的

«水乳大地»和«悲悯大地».«空山»与«悲悯大地»通过“觉尔郎王国”和巴桑部落故乡盛景的想象,
描绘了人们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也描写了理想的破灭,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的反思、批判与不满.«水
乳大地»则虚构了一个爱情伊甸园.如果说西方乌托邦小说的异境建构展现了社会演进和人类文

明的多种可能性,中国新时期小说的乌托邦异境建构则更多地表现了作家的现实悲悯情怀.
阿来的«空山»写到了异境“觉尔郎”,一个传说中一年四季里三季都有鲜花飘香的觉尔郎峡谷

王国,那是祖先居住的地方,是富足美丽的人间乐园,“永远飞翔着五彩的鸟群,王国的溪流流淌着

金子与玉石,还有甘甜的蜂蜜”,然而这样美好的所在注定只能出现在梦境和古歌中,虽然后来索波

和骆木匠、协拉琼巴、卓央等人找到了觉尔郎王国遗址,看到觉尔郎的确像梦境一样有无数奇异的

树、大如人面的花朵、五彩的鸟群、肥沃的土地.而觉尔郎开发后,游人如织,机村人为了迎合旅客

而随意改变觉尔郎,这个理想世界已不复存在.阿来借觉尔郎王国的发现和改变,反思了社会现代

性演进给人类的精神绿洲和完美家园所带来的破坏.范稳«悲悯大地»中的异境承载着物质生活匮

乏的藏族人的梦想:流浪的巴桑部落的藏族人一心想要回到老祖母所说的仙境般的故乡,那里“河
里流淌的不是水,而是洁白的鲜奶;河床上遍布金沙和宝石草场上的鲜花开得有一人高,牛羊

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远处的山头上不是岩石,全是糌粑和奶酪;天上飞翔的雄鹰是部落祖先的转

世,人们终身行善,来世都升到了天国”.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当他们真正抵达魂牵梦绕的故乡

时,现实中的故乡景象让他们幻灭绝望:“当却藏布河里的水不是鲜奶,两岸的金银珠宝早已被魔鬼

掠走,只剩下一川碎石,满目洪荒年代的景象,更没有肥美的草原和一人高的鲜花;远处的山头全是

风化了的岩石,赤裸蛮荒到撑破了人们的眼珠;星星远在天上,地上却不见能与星星堪比的牛羊的

踪影.大地吝啬到一根草也不生长.”面对苦寒荒芜的现实故乡,巴桑部落的人们最终淹死在痛苦

绝望的泪水中.觉尔郎和巴桑部落传说中的故乡,无疑是美丽富饶的栖息地,是完美理想的乐土,
这些乌托邦式的异境有很强的现实成分,折射出人们的物质生存诉求,蕴含着人类的物质生活欲

望:在物质贫困时,人们渴望生活在鸟语花香、土地肥沃、衣食无忧的地方,梦想居住在有着“糌粑

山”和“牛奶河”那样的资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处所,可现实却不尽如人意.在小说中,乌托

邦异境映衬着现实世界的不完美,作者在呈现理想期待的同时揭示了现实的残酷面目.
如果说觉尔郎和巴桑部落传说中的故乡是理想生活、理想社会的代名词,«水乳大地»中的高山

草甸则是情人的理想国、爱情的“桃花源”.它位于雪山下的密林中,那里有着天国和仙境一样的景

观,“草甸上到处都是鲜花,四周是又密又高大的树木,各种野兽在树林里窜来窜去,一点也不怕

人”,这里一般人无缘得见,“没有找到世上最美最悲的爱情的人,是来不到这块草甸的”,它是情人



的天堂,也是有情人的“殉情之地”,相爱的人一旦来到这里,就幸福得想死.藏族土司少爷扎西尼

玛爱上纳西族少女阿美之后,二人就是在这里殉情上吊、心甘情愿为情而死的.这两个为“藏纳民

族不能通婚”的陈规所束缚的年轻人,终于在这片高山草甸获得了爱情的自由和永恒.而这块奇特

的高山草甸也成了美好爱情世界的象征.
相比之下,贾平凹«高老庄»中的“白云湫”则介于仙境与魔境之间.在高老庄人看来,白云湫充

斥着“邪气”“妖气”与“魔气”,入湫的人大多人间蒸发神秘失踪,接近它的人也会遭遇祸事,高老庄

人谈之色变.而在来自城市的西夏的口中,白云湫是个“大湖”,是一个“有瀑布”“有湖”有“神鸟”和
天籁般“音乐”的人间仙境,西夏满怀好奇地前往白云湫探秘.白云湫既有具体的地理坐标又虚无

缥缈、模糊混沌,既威慑着当地人又诱惑着外来者,它构成的异境是一个“混合着仙境与魔境的亦实

亦虚之地”[７],是异化世界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被高老庄人妖魔化和被西夏仙化的白云湫,折
射出来的就正是传统、现代与外来文化三者相遇时碰撞出来的“异境”表现.

世界上真的存在着不同于我们处身世界的奇特异境吗? 古人今人都在思索,也给文学家带来

了奇思妙想,世外仙境、黄金世界、未来时空都是人们想象的产物.但在８０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

中,作家设置乌托邦式异境并非是为了探索未知时空或表达仙境信仰,而是为小说的现实性主题和

魔幻叙事服务的.阿来借觉尔郎的变化思考机村在现代性演进过程中的变化,通过觉尔郎异境实

现神奇书写.范稳借巴桑部落的故乡盛景表达对藏族生存现实的关怀,借神秘的高山草甸表达对

理想爱情与自由人性的肯定,也使小说带上了神话、寓言的色彩.贾平凹借白云湫表现高老庄人的

保守心态和外来影响的冲击,为小说营造出神秘氛围.总之,乌托邦异境在这里更多地承载着作家

的现实关怀和忧患思考,也为作品带来神奇魔幻的色彩.
(二)超现实异境———阴间/冥界

在中外文学作品中,更常见也更具代表性的异境是阴间.阴间也称冥界,通常指人死后亡魂所

在的地方,而地狱则是阴司地府的一部分,在此本文也将它归入阴间的讨论范围.中国古代讲述阴

间故事的志怪小说数量众多,也有不少西方文学作品写到冥府或地狱,可见对死后世界的关注与阐

释是世界各民族都存在的共同现象.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人死后灵魂会到阴间等待轮回转世,或因阳世的恶行而在地狱受审受

罚.在中国古代作品中,阴司地狱总是带着阴森恐怖的气息.阴间之路“棘刺森然,如鹰爪”,有罪

的亡灵在荆棘中行走时“身体伤烈,地皆流血”[８];“天色凝阴,昏风飒飒,四顾不闻鸡犬”,“天昏如昧

爽”,“冥行如深夜”[９];地狱里有烧得通红的铁床,牛头人身的怪物用铁叉把亡灵放在火上烧灼,使
其身体焦烂,求死不得,还有飞速旋转的铁轮,轮上安了铁爪,有罪的亡灵被飞轮碾轧,反复受苦,
“其肉剥而复生,生而复剥”[１０];那些生前不信佛法、死后身处“泥犁地狱”的亡灵,既受“针贯其舌”
之苦,又在锅中“焚煮”,在满是刀剑的“剑树”上攀爬遭受刀剑“割截”之痛[１１].在西方文学中,冥府

地狱也非常可怕,«奥德赛»那些冥府中的亡灵遭受着无穷无尽的酷刑和折磨,提梯奥斯被两只秃鹰

不停地啄食肝脏、吞噬内腑,坦塔洛斯站在湖水中遭受着焦渴欲饮而不得的折磨,西绪福斯不停地

重复着推动巨石上山的劳作[１２].中外作家在阴间地狱的想象与描写上,一致表现了它的奇诡恐怖

之处,亡灵们在那里接受着报应或惩处.
中国新时期作家在阴间地狱的异境描写上,有两点超越了上述中外作品:一是不再局限于宗教

思想的宣扬和惩恶扬善的道德劝诫.新时期作家描绘阴间异境,意在“用鬼神世界来反讽现

实”[１３],借变异的世界展现社会真相,在看似荒诞不经的表象之下展现人间万象,这与拉美魔幻现

实主义有相似之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借鬼魂游走的幽灵

村庄科马拉折射墨西哥农村的生活现实,佩德罗巴拉莫靠巧取豪夺成为独霸一方的庄园主,把科

马拉村变成了荒凉的人间地狱,一个鬼魂出没、窃窃私语的幽灵村庄,这一幽灵世界反映了战后墨

西哥农村残酷悲凉的生活现实.与此相似,莫言的«生死疲劳»通过地狱人间的变幻错杂,呈现出

２０世纪后半叶中国的乡村史和西门家族的命运史;«战友重逢»通过烈士陵园鬼魂世界的设置,揭



示了当代军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精神气概;阎连科的«天宫图»、余华的«第七天»、郑万隆

的«地穴»以鬼魂世界反观现实世界,反映当今时代的种种问题如贫富差距、腐败不公、欲望人性等,
或者说借助“这边”和“那边”的对照来反思现实、剖析人性.二是消解了阴间地狱的恐怖色彩.虽

然莫言«生死疲劳»中的恐怖地狱描写有油锅煎炸、石磨研磨等酷刑,有威严的阎王判官和肤色幽蓝

的鬼卒,但在新时期小说中却是个特例,在更多的中国新时期作家笔下,阴间鬼魂世界和平美好,常
常作为与残酷现世相对的美好世界而出现,描写甚至带有唯美色彩,并不让人感到紧张可怖,如阎

连科笔下的“路尾村”、余华笔下的“死无葬身之地”、郑万隆笔下的地下鬼魂世界等均是如此.
阎连科是一位对乡村生存苦难有着深切体会和真切悲悯的作家,他的“耙耧系列”在展现乡村

人的严酷生存与命运抗争时,常常虚拟一个和平美好的阴间世界来反衬阳间苦难,展现生存之痛与

死亡之美,这在«行色匆忙»«天宫图»«鸟孩»等作品中均有体现.«天宫图»写农民路六命一生穷困

潦倒、饱受欺辱,他上吊自杀后行走在“胡同”般的黄泉路上,回望自己生前的生活经历与艰辛劳作

的场面,看到了阴间“那边”路尾村不同于现实“这边”路头村的种种美好景象.现实世界充满苦难,
“他望到了路头村的穷土薄地,干旱的玉蜀黍地里,又焦又枯的秆儿卧伏着网成一片.土地的裂纹,
纵横交错地罩了耙耧山的世界,一团团黄土的尘埃在那山坡上雾样滚着,沟沟壑壑都干焦得生出紫

色的烟云.山梁上收工的村人,拖着疲惫的脚步,一步步从田里朝村落靠近,脸上那种枯焦的皮色,
在落日的余晖中如同山梁上一块块的田土”,大地、庄稼和劳作的人都脱离了“诗意”状态,焦枯的庄

稼、龟裂的土地、疲惫劳作的农人构成的是一幅严酷的生存图景.而在非现实的阴间,生活似乎更

为美好平静,路六命所看到的阴间世界“路尾村”,一切那么神奇美好,“土地流动着活生生的气息,
树木绿得可人心意.麻雀在树上点点滴滴地跳着,蹬落的气味在半空中荡动不止”,草地在“嫩绿中

嬉笑着各色各式的鲜花”,人们过着幸福生活,“日子神神仙仙”.阎连科“借鬼神谈苍生”,用阴间的

设置反衬现实世界的严酷和生存痛感,美好的阴间就成了“以人间作底稿的蜃楼”[１４].
当作家对现实世界表达不满甚至愤怒之时,也会借助鬼魂世界来反观并批判现实.余华«第七

天»对当下社会种种病症“望、闻、问、切”,颇具批判精神,但并不完全在现实框架中来呈现生存的痛

楚、爱情的脆弱与社会的不公,而是通过非现实世界来实现创作意图.小说借主人公杨飞死后七日

的见闻与经历,建构了一个奇特的阴间幽灵世界“死无葬身之地”来与现实世界形成对照.“死无葬

身之地”是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美好所在,“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有核的果

子”,拥有现实世界缺失的东西如温情、平等、公平、和睦与爱等,“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

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与此相对的是,现实世界充斥着毒大米、
高官腐败、野蛮拆迁、医院弃婴、冤假错案、偷肾卖肾等,让人感到切肤的疼痛和虐心.显然,“死无

葬身之地”这个美好的“幽灵世界”是作家幻设的乌托邦,这一奇特的阴间“幽灵世界”也是作者完成

现实批判主题的重要工具,给予读者以极致的阅读体验.
在郑万隆的«地穴»中,幽灵世界的描绘、阴间阳间的对比更带有反思人性之意.人们不仅因为

贫穷而去挖金子,也因为贪婪而去冒险,挖金子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王六道的父母、乡亲就死于挖

金时的山体崩塌.对金钱的贪婪之心破坏了人伦亲情,挖金人李大烧死后,“他的三个儿子算计他

留下的那点金子,挖地三尺,把房子推了,把树也刨了,没去扒他的坟还不便宜”,活着的李大烧老婆

也不得安宁,“那几个儿媳妇还为抢这老婆子打了起来,上了法院”,他们并不是抢着孝顺老人,而是

以为老人知道金子的下落.相比之下,鬼魂世界比现实世界更为温馨:在地下的幽灵世界中,人们

和谐相处,王六道死去的父母还在为儿孙忙碌,还在牵挂着家人.
从上述文本实例可以看出,新时期作家建构阴间地狱异境与西方文学有所不同.但丁«神曲»

写地狱、炼狱、天堂三界,旨在展示主人公精神上的探索和历险,演绎原罪观念与宗教敬畏.中国新

时期作家的异境建构不是为了进行生死终极问题的追问,也不是劝诫世人积德行善信奉宗教,而是

指向现实的.小说描写地狱场景的意旨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审判”,这些与现实世界不同的鬼灵世

界是以对现实人生的审视批判作为思想底蕴的,体现了新时期作家装神弄鬼的“别有用心”之处.



二、异境描摹的魔幻化技法与特征

从现实角度看异境是荒谬的,但从艺术创造角度看异境则是作家天才发挥和奇丽想象的产物.
作为艺术想象空间的异境,“是明显不同于现实空间的另一类空间.对于这样一个想象空间,人们

是陌生的,如梦如幻.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让人领略到一种奇幻或怪诞的美感”[１５].考察８０年

代以来中国小说的魔幻叙事,可以发现异境创造既源于现实又摆脱了现实空间的束缚.一方面,异
境是以现实世界为基础和参照物而创造出来的;另一方面,由于异境不在我们处身的空间内,作家

可以充分展开想象,对异境进行陌生化处理,极力夸张异境的奇特性,渲染其神秘性,将穿越阴阳的

情节错杂展示在异境描写中.
(一)对异境奇特性的夸张与神秘性的渲染

异境之“异”不仅异在空间上的远离尘嚣与虚无缥缈、时间上的异于常态,也异在景象(人、事、
物)的超常性与离奇性.在中国新时期作家的魔幻叙事中,异境充斥着非常之物、非常之事与非常

之人,作家借助对异境的奇人、奇事、奇兽、奇景的夸张描写,营造出神奇魔幻的超现实图景.扎西

达娃«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那个叫“莲花生大师的掌纹地带”的地方就与众不同,时间会倒

流,手表指针会逆时针快速运行,还出现了如电影镜头般流动的自然景观,“一株株长着卵形叶子、
枝干黄白的菩提树,根部象生长在输送带上一样整整齐齐从我跟前缓缓移过.旁边有座古代寺庙

的废墟.在一片广阔的大坝上走来一只长着天梯般长脚的大象”.«空山»中仙境般的觉尔郎不仅

远离尘嚣,也有“非常之物”如会说话的鸟、安详的鹿群等珍禽异兽,有无数奇异的疯长的树、大如人

面的花朵,有宝镜一样的湖泊.
如果说这些宛如世外桃源的世界充满“殊方异物”,与活人世界相对的鬼灵世界也有让人震惊

的超常景象,在郑万隆«地穴»里洞底的幽灵世界就像一个童话幻境,“阳光象金针一样从天空中洒

落下来,在树上、草上、石头上燃烧起来,那无形的火把树、草和石头都变成毛茸茸的,可以看见树干

里、草叶上、石头中缓缓流动着的血脉,一起一伏轻轻的呼吸”,这个世界就像一个童话世界,也像一

个精灵世界.在余华的«第七天»中,“死无葬身之地”不仅景色优美,还汇集着众多亡灵和奇特的

“骨骼人”,那些亡灵消泯了人间恩仇,和谐共处于“死无葬身之地”.骨骼人因亡魂在阴间呆得太

久,袖管里已没了皮肉,变成了骨骼人.余华对骨骼人的想象描摹尤其奇异,他们没有表情,走路时

手臂“两个骨骼节奏整齐的抖动着”,骨骼人捧着树叶之碗去河里舀水,排成长长的队列去给鼠妹净

身.作家借助种种奇异要素突显异境的神奇性,既表现作家对神秘异境的浓厚兴趣和想象探索,也
使小说带上魔幻色彩.

在魔幻叙事中,新时期作家对异境的艺术处理不仅表现在“殊方异物”的设置与夸张描摹上,还
表现在对异境可遇而不可求的神秘性渲染上.陶渊明笔下武陵捕鱼人偶然走进桃花源但再度寻访

却“不复得路”,因其渺茫难求而成为“奇遇”,因其可遇不可求而成为人们追慕向往的精神家园.新

时期作家在描写异境时,注重渲染异境的隐密性和可遇不可求,范稳«水乳大地»中那片爱情伊甸园

般的高山草甸,常人的眼睛是看不见它的,一般人也无法进入,“没有找到世上最美最悲的爱情的

人,是来不到这块草甸的”,它的隐秘超凡使人们在寻找草甸中的两个殉情者时颇为费劲,“扎西尼

玛的仆人们明明曾经在那块草甸上和他们生活过一段时间,可是当他们再次回到雪山下时,竟然许

久都找不到那块草甸后来还是找来了纳西人的东巴和阿贵,让他做法事确定了殉情者的方位,
才依照纳西神灵的指点找到了那棵殉情树”.这些描写延续了古人的秘境构想,但又以此实现了对

现实空间的超越.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异境奇观的描写方面,新时期小说与古代志怪文学有一脉相承之处,“非人

之耳目所经见的非常之人、非常之物、非常之事,都是志怪反映的对象”[１６],也是新时期小说异境描

写的重要内容.２０世纪是一个推崇想象力的世纪,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和西方奇幻文学的流行

让文学的想象力之旗高高飘扬,中国新时期小说的魔幻书写是否受到了这些文学浪潮的影响和启



发呢? 就异境书写而言,从郑万隆«地穴»中的地下幽灵世界、余华«第七天»中的“死无葬身之地”等
异境建构,可以明显看到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中幽灵世界的影子.郑万隆的自述也证实了魔

幻现实主义影响的客观存在,他说:“我的中篇小说«地穴»就得到了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启

发.”[１７]但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西方奇幻文学对新时期小说魔幻叙事产生过影响.现代意义上

的奇幻小说诞生于２０世纪中期,以托尔金«魔戒»为肇始,代表作如«纳尼亚传奇»«龙枪编年史»«哈
利波特»«黑暗精灵三部曲»等,以独特的时空叙事和非凡的想象力风靡世界.从文本实际看,中
国新时期小说的异境奇观描写与西方奇幻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之处,都以想象为基础来描述

神奇异境,但二者也存在明显差异.西方奇幻小说的异境是典型的“架空世界”,即托尔金所说的

“第二世界”[１８],是一个完全隔离于现实世界的虚拟想象世界,这个异质时空中的奇观元素主要有

奇异生物和非人类种族,“他们是人类成长的导师”,“它们能与人类平等地交流,这些非现实的异类

种族可能是奇幻作家幻想性最显著的表现”[１９].“魔法”也是西方奇幻小说的重要奇观元素,“第二

世界”及各元素的设置运作形成了奇幻文学的独特表现形态和类型化特征.相比之下,新时期中国

小说的异境奇观描写并没有完全架空故事背景,也未受到类型化奇观元素的限制,表现出了与奇幻

文学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品格.归结起来,二者的根本差异在于:西方奇幻小说的异境奇观描写

不仅将虚构想象推到了极致,也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距离;而新时期小说魔幻叙事中的异境描写虽

然同样充满神奇景象,但大多有现实背景,和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杰作«百年孤独»一样,具有

极强的现实穿透力和干预精神,其异境描写的魔幻奇异可以说是立足于现实的“亦幻亦真”.
(二)在穿越阴阳的情节构思中呈现异境

在新时期小说的“魔幻”叙事中,作家常常把发生在不同时空中的情节组合在一起,通过穿越阴

阳的情节构思来呈现异境.生魂入冥、梦游鬼域、阳想阴报、出阴入阳等,是中外文学异境描写常见

的情节模式.在８０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中,对阴间地狱类异境的描写总是少不了阴阳穿越情节,
主人公常常不受时空限制,随意穿梭于阴阳两界,沟通生前与死后.在«地穴»中,作为异境的幽灵

世界是在主人公王六道穿越阴阳的过程中发现的:王六道因为某种念想和冥冥之中的呼唤来到阿

根布山探金,他通过一个废弃的金洞坠入地下幽灵世界,见到当年挖金时因山崩死去的爹娘和乡

亲,后来他又爬出洞穴,回到现实世界.这种穿越不仅是空间的穿越,也常常和时间旅行的想象相

结合,由于异境处于非正常的物理时空中,往往有着异常化的时间,作家有时也为异境“设置与俗世

人间完全不同的时间系统”,通过“描述凡人在两种不同时间系统中的经历”[２０]来表现异境的时间

系统对“有限时间”的超越,比如王六道在洞里的地下幽灵世界只呆了短暂的时间,“他觉得自个儿

什么也没变,胡子还那么长,肚子也不怎么饿,那里的狍肉干好像还没消化完”.但当他回到现实世

界时,发现时间已经过了六年,人间景象已经改变:原来的榆木桥已腐朽,他也看到了原来没有的红

砖房、汽车、拖拉机和工厂,听到挖矿的机器滚雷一般地轰响着,而先前与他一块探洞的朋友李大烧

已经死去.正所谓“仙界方七日,人间已千年”,主人公对此颇有时光流逝、物是人非之感.
地下异境的时间流逝速度与现实空间的差异凸显了异度空间的时间特殊性,事物在异境和阳

间世界里的差异则进一步强化了其空间特殊性,王六道的爹娘在地下世界给他的那块石包金,重回

人间后发现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类似情节在余华«第七天»和贾平凹«太白山记阿离»中也颇

为典型.«第七天»中杨飞的手机本已欠费停机,可是杨飞死后手机却突然响了,鬼魂杨飞接到殡仪

馆打来的电话,催他去候烧.在死后的世界,生前熟悉的人的声音变得陌生,杨飞听不出父亲与前

妻李青的声音.«太白山记阿离»写阿离上山打猎时灵魂出窍进入冥界,在冥界市场上买了副眼

镜,回到阳间发现所买的眼镜并不是鬼所说的石头镜,阿离去冥界推销假货挣了一大笔钱,回到阳

间后发现钱竟是冥币.主人公在穿阴入阳的过程中发生的事物变异不仅说明阴阳有别,也越发突

显了异境的神秘性.穿越阴阳的情节穿插及异域空间的描写使得小说文本体现出荒诞与真实相混

杂的特点.«天宫图»«地穴»把鬼域鬼事纳入现实生活描写中,成功地获得了“现实感”.«第七天»
用“死无葬身之地”来对照现实世界,使故事于荒诞中见真实,也显示了作者新颖别致的艺术手法.



与此同时,新时期作家将现实空间与异境空间联系起来,使整个文学时空在“天地人神”的多维空间

里运转,增强了故事的魔幻性与新奇性,使小说中原本处于单一层面的人、事、物与时空被演绎成不

同时空背景和多个层面的情节内容,极大地延伸和拓展了小说时空,丰富了小说的容量.

三、结　语

在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魔幻叙事中,异境的想象与建构既“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兼容古

今中西”[２１],又对中外文学传统有所超越和延展.对比新时期小说的异境建构与中国古代地理博

物传说、志怪小说和西方文学的异境想象,不难发现它们的契合与一致之处:异境是现实世界的变

形或理想世界的化身,承载着作家对当下社会的深沉思考和对人类整体处境的关注和构想;异境的

设置主要是为了与现实对照,进而给人以希望的指引或批判的理由;作者对异境的描绘往往带有亦

真亦幻、亦虚亦实之感,使读者在惊悚、震撼之余,生发出对自身存在境况和社会发展现状的思考和

忧虑.同时,新时期小说的异境想象与建构也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和创新性,主要表现在摆脱了宗教

叙事和伦理教化的目的,也消解了中外文学传统中阴间地狱描写的恐怖感.从艺术表达上看,异境

不仅赋予了新时期小说独特的空间形象,而且拓展了新时期小说的叙事时空,增加了作家在小说时

空处理方面的灵活性和自由性,为作家在叙事过程中选择具有特殊意义的时空提供了条件,作家将

含有内在关联的现实与非现实时空统一起来,在多个时空背景的铺陈映照下,小说的艺术表达将更

具效力与魅力.当然,新时期小说的异境描写并非尽善尽美.从内涵意旨上看,作家以异境作为缓

解现实苦痛的慰藉,有逃避现实的倾向,异境描写多着眼于其物质丰富性的渲染而较少考虑精神维

度的理想性,也暴露出作家在乌托邦异境想象与建构上的偏狭性.从艺术表达看,个别作品的异境

描写带有明显的“形式设计”意味,一味猎奇炫奇、为魔幻而魔幻,忽视了艺术表达与思想内涵的关

联性,这些是需要作家多加警惕并在其后的创作中尽量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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